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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数据驱动的古籍智慧性保护体系研究

陈　 涛　 苏日娜　 张永娟　 张　 靖　 余厚强

摘　 要　 古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对古籍进行保护、数字化、活化利用,就是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

近几年,智慧数据的兴起给古籍保护提供了新的研究和实践视角。 本文梳理总结现有的智慧数据研究成果,指出

智慧数据是一个定性的概念,是一个流变的过程,是一个多态的结果;提出智慧数据产生的技术路径,将其划分为

语义数据、关联数据、智能数据和智慧数据四大数据形态;在智慧数据的驱动下,提出古籍智慧性保护体系框架,

从数据的角度、知识的维度和智慧的深度整体构建古籍知识谱系。 智慧性保护丰富了古籍数字化的研究范畴和

保护方法,贯彻了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推动了古籍活化利用的实现进程,并迎合了科技发展的趋势。 正如智

慧没有边界,智慧性保护的内容和范畴也不会固定,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得到完善,未来智慧性保护将会得

到更多的认可和关注。 图 3。 表 1。 参考文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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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rvation digitiz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which
 

carry
 

the
 

common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o
 

continue
 

the
 

cultural
 

lifelin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rise
 

of
 

smart
 

data
 

has
 

provided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digitiz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smart
 

data
 

is
 

a
 

qualitative
 

concept a
 

rheological
 

process and
 

a
 

polymorphic
 

result.
 

First
 

of
 

all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unified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for
 

smart
 

data and
 

it
 

needs
 

to
 

have
 

suitable
 

scenarios
 

and
 

specific
 

periods
 

to
 

reflect
 

the
 

value
 

of
 

data.
 

Secondly smart
 

data
 

is
 

not
 

static 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applications the
 

increase
 

of
 

association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ontent the
 

value
 

of
 

smart
 

data
 

will
 

also
 

show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smart
 

data
 

does
 

not
 

only
 

contain
 

a
 

certain
 

data
 

form but
 

forms
 

a
 

knowledge
 

community
 

by
 

multiple
 

data
 

forms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smart
 

data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and
 

framework
 

system
 

of
 

smart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The
 

smart
 

conservation
 

takes
 

smart
 

data
 

as
 

the
 

main
 

form
 

of
 

express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semantic
 

data linked
 

data intelligent
 

data and
 

smart
 

data.
 

Among
 

them semantic
 

data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rimary
 

form
 

of
 

smart
 

data 
 

intelligent
 

data
 

is
 

the
 

lightweight
 

smart
 

data which
 

favors
 

data
 

dynamics
 

and
 

automation 
 

and
 

smart
 

data
 

is
 

the
 

enhanced
 

ver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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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data which
 

is
 

more
 

inclined
 

to
 

reproduce
 

knowledge.
Subsequent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smart
 

conservation
 

is
 

an
 

intermediate
 

form
 

between
 

regenerative
 

conservation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which
 

provides
 

a
 

smarter
 

and
 

more
 

intelligent
 

knowledge
 

source
 

for
 

heritage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Smart
 

conservation
 

requires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
 

knowledge
 

spectrum
 

of
 

ancient
 

books which
 

will
 

contain
 

multimodal
 

data
 

 such
 

as
 

original
 

ancient
 

books images text audio and
 

video   knowledge
 

forms
 

 such
 

as
 

metadata ontology 
entities relationships RDF

 

data   semantic
 

enhancement
 

contents
 

 such
 

as
 

entity
 

links annotations 
knowledge  and

 

even
 

intelligent
 

data
 

such
 

as
 

anticipation rules AR / VR knowledge
 

graph as
 

well
 

as
 

algorithms codes models etc.  
 

on
 

which
 

the
 

smart
 

generation
 

depends.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smart
 

conservation
 

not
 

only
 

enriches
 

the
 

research
 

scope
 

and
 

conservation
 

methods
 

of
 

ancient
 

books
 

digitization but
 

also
 

implements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Further it
 

may
 

even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process
 

of
 

rev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As
 

the
 

smart
 

technology
 

advances the
 

content
 

and
 

scope
 

of
 

smart
 

conservation
 

will
 

not
 

be
 

fixed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improved.
 

We
 

hope
 

that
 

smart
 

conservation
 

can
 

receive
 

more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3
 

figs.
 

1
 

tab.
 

28
 

refs.
KEY

 

WORDS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Smart
 

protection. 　 Smart
 

data.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humanities.

0　 引言

文化遗产是人类世世代代的创造和积累,
积淀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贡献,可以再现昨

天、前朝甚至远古的历史风貌[1] 。 古籍是中华

民族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绵延数

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也是不可再生的文

化遗产。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将

其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活起来”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也
只有保护好,才能实现“活起来”。

古籍保护有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传承

性保护三种类型。 原生性保护就是保护古籍

文物本身;再生性保护是指对古籍进行影印、
数字化,并进一步整理;传承性保护,是指让古

籍里的知识、故事、思想等进入人们的大脑,通

过这一载体传承下去[2] 。 早在 2007 年,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

的意见》,正式启动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
该计划主要针对古籍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

开展,古保计划推行十五年来,培养了一批古籍

修复人才,大量珍贵古籍得到抢救性保护和修

复。 2017 年《“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规划》、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 等文件多次强

调加强古籍资源保护利用。 2022 年 4 月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也强调

“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

复和综合利用”。 2022 年两办印发的《关于推进

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推进实施国家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对古籍资源及优秀传

统文化相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加强古

籍资源管理和开放共享、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

据库、共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建设文化计算体

系等。 这些任务和要求俨然超出了简单的古籍

利用的范畴,不仅要创建古籍资源的影印、数字

副本、数据库等,更要共享古籍数据资源、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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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数据信息、关联不同形态(文字、音频、视频

等)的文化资源数据,甚至要求将凝结文化工作

者智慧和知识的关联数据转化为可溯源、可量

化、可交易的资产。 由此可见,需要对古籍原生

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的内容进行拓展和延伸,
以顺应时代需求。 古籍保护不应停留于某一种

或某几种保护类型,应随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

步和理念的创新逐渐衍生出新的保护理论和体

系。 多形态数据资源、文化计算体系、智慧和知

识相关的资产等都应和古籍本身一样得到足够

的重视,唯有全面保护好、充分利用好这些知识

和体系,才能更好地提升古籍利用效率、挖掘古

籍的时代价值,这也是开展古籍智慧性保护研

究的主要立足点。

1　 研究和实践综述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时代性的,也是一个

历史性的使命,文化遗产保护应从“抢救性保

护”阶段进入“科学保护”的新阶段[3] 。 作为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遗产的保护框架

和保护策略研究备受学者关注。 保护框架方

面,提出需要建立我国文献遗产目录、建立文献

遗产保护数字工程[4] 以及构建文献遗产精准保

护框架[5] ;保护策略方面,提出建立跨部门的文

献遗产保护事业共同体[6] ,并加强国家交流合

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7] 。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新

的视野,信息技术在文化遗产存档、管理、信息

共享等方面的优势得到普遍认可。 文化遗产数

字化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新方向和

新趋势,国际图联的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也强调

对于数字化手段的运用[8] 。 古籍数字化研究尤

其重视使用数字化技术对古籍文本进行处

理[9-11] ,如数字化输入技术、智能化处理技术、
GIS 技术、古籍自动句读与标点、古籍词语自动

切分、古籍命名实体识别、计算机图像识别等。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各细分领域不断创新和发

展,机器学习、智能计算、虚拟现实等也常应用

于古籍数据挖掘[12] 和古籍数字化再造[13] 。 此

外,古籍数字化平台建设也得到高度重视,如国

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中华书局“籍合

网”、上海古籍出版社“汇典”等项目极大推动了

古籍数字化和保护事业的发展。 同时,学界和

业界的联合也使古籍焕发全新生命力,如北京

大学携手字节跳动推动中华古籍数字化平台建

设,将通过 OCR、句读、实体识别和知识图谱等

技术构建一站式自动古籍智能化整理平台;阿
里巴巴与四川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跨界协作,发起

“汉典重光”项目,致力于寻觅海外流散的中国

古籍,推动其以数字化方式“回归”。
智慧数据作为文化遗产、古籍数字化和数

字人文等领域的新兴研究方向之一,已得到学

界的关注。 2017 年,武汉大学举办“面向数字人

文的智慧数据建设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

认为智慧数据这一新兴概念是一面旗帜,将引

领文化生产与记忆机构的资源组织、资源管理

朝着更加先进、更加智能、更加智慧的方向发

展。 智慧数据是数据资源价值的承载[14] ,是文

化遗产资源价值挖掘、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的基础[15] 。 智慧数据主要来源于大数据,从
大数据中得出有意义的信息,以支持决策和行

动[16,17] 。 在智慧数据的具体实践中,语义技术

和关联技术是常用的技术解决方案,如敦煌文

化遗产智慧数据借助元数据、主题词表、本体、
关联数据、语义增强、知识图谱等技术得以创建

并提供服务[18] ;地方历史文献智慧数据的构建

使用自建元数据方案和实现资源数据的多重关

联方法[19] ;文化遗产档案智慧数据的资源建设

遵循数据建模、数据关联、数据呈现的技术路

径[20] 。 2021 年,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

验室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以及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遗产智慧数据

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立项,都将进一步推动智

慧数据在文化遗产中的研究与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古籍的数字化研究和

利用已成燎原之势,古籍保护体系也从单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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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保护途径转向更多地关注古籍科学保护与

合理利用。 基于智慧数据理论和相关技术,可
以在古籍资源原有类型之外,构建更为丰富、更
为智能、价值更高的知识体系,以秉承动态保

护、科学保护、整体保护的古籍资源新型保护

理念。

2　 智慧数据内涵及特征分析

智慧数据源自对大数据价值的认可和挖

掘,是为了实现大数据的价值而提出的,是大数

据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目前智慧数据尚无

统一的定义,但对其的理解在很多角度具有一

致性,比如智慧数据从大数据中产生,会带来数

据价值的提升;智慧数据具有可解释特性,具有

语义表示能力;智慧数据是为了更好地辅助决

策等。
从智慧数据的内涵和特征来看,智慧数据

具有自描述、人机可读、可解释、可溯源等特

性[18,21] ,在此基础上可实现智慧数据的智能决

策和行动(可行动性) [22] 。 智慧数据的价值取

向呈现出多元化复合的特征,它的技术方案也

并非固化,而具有不断动态更新的特点[23] 。 除

此之外,本文认为智慧数据是一个动态的变量,
而非静态的常量。 对于智慧数据的理解,至少

可从定性评价、流变发展和多态组成三个特点

来把握。
(1)智慧数据是一个定性的概念。 “智慧”

这个词很难有统一且量化的评价标准,很难简

单地评判哪些数据的智慧程度高,哪些数据的

智慧程度低。 智慧数据更多的是从一种价值体

现的角度来提出的,只有在适合的应用场景,甚
至有些只有在特定的时期,才能体现出某些数

据特有的价值。
(2)智慧数据是一个流变的过程。 智慧数

据并非静止不动,而应是一个动态流变的过程。
某些数据也许近阶段并无智慧或仅有极少智

慧,但随着应用的增多、关联的增加、内容的增

强,将逐渐体现出其智慧的一面。 同时随着数

字技术的发展和智能算法的不断演进,智慧数

据的价值也将逐渐得到提升。
(3)智慧数据是一个多态的结果。 智慧

数据并非只含有某一种数据形态,如文本、影
像或模型,而是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由多种数

据形态综合形成的结果。 多种数据形态之间

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形成知识共同体,通过

提供整体的决策来指导行动。 相比单一的结

果,智慧数据更应注重智慧的过程和知识的

积累。
智慧数据上述三个特点之间并非完全独

立,需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 正由于智慧数

据定性的特点,因此不能用一个固定的量化

标准和评估值,而应将其放置于一定的时间

范围内进行衡量,这就形成了流变的前提;同
时,流变也使得可以从更多的维度来开展数

据研究,使得智慧数据形态多变( 多态) ,多态

的结果也加剧了智慧数据评判方法和指标的

不确定性。

3　 智慧性保护体系框架研究

在古籍数字化研究和智慧数据特征分析的

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保护路径和技术路线两个

维度构建古籍资源智慧性保护体系框架(见图

1)。 保护路径作为横向维度,主要为现有的古

籍保护方法(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传承性

保护)和本文提出的智慧性保护。 纵向维度为

智慧数据的详细技术路线,涉及从原生数据到

智慧数据的逐级演变过程,共分为数字化、文本

化、概念化、关联化、智能化和智慧化六个步骤。
数字化实现了古籍资源原生性保护到再生性保

护的转变,在进行文本化的基础上逐渐过渡到

智慧化,每一次过渡都对应技术路径中的一层

递进。 如图 1 所示,智慧性保护包含了古籍资源

从概念化到智慧化演进过程中的中间数据,这
些数据理应得到重视和保护,以免造成知识的

重复构建或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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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古籍资源智慧性保护体系框架

整体框架在设计时考虑了古籍资源和内容

的独特性,图中加星号( ∗)的方法是古籍资源

智慧数据生成过程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核心技

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①古籍年代久

远,大量古籍残损严重,亟待深入推进古籍再生

性保护研究,因此古籍智慧性保护将在古籍数

字化基础上对古籍进行深度研究;②古籍资源

离散,由于各种原因散落于海内外众多公私收

藏机构、个人及古籍拍卖、经营市场,如何使用

数字技术(如 IIIF)实现离散资源的数字化回归

是古籍保护和利用的重要基础;③古籍版式多

样,字体、行款、印章、批注、圈点、插图等给古籍

文本 OCR 识别提出了挑战;④古籍字义丰富,尤
其是生僻字、异体字、避讳字、多音多义字等,给
古籍文本的理解、自动句读、实体抽取等带来很

大难度;⑤古籍版本多杂,有原刻本、翻刻本、覆
刻本,也有写本、稿本、抄本、刻本等不同版本,
甚至包括文本、图像、音韵,如何将不同版本和

数字形态汇聚融合,对统一古籍资源至关重要;
⑥古籍批注校勘是前人在古籍研究和整理方面

的知识积累,赋予古籍内容新的理解,使用语义

标注方式将各类注疏、注释、注解或不同版本内

容上的变化进行呈现和关联,可以为古籍研究

提供更多的参考和研究视角。

3. 1　 智慧数据技术路线

语义网、知识图谱、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

据、5G 等一系列数字技术的快速涌现与发展,给
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也为实现古籍知识体

系保护提供了技术手段。 智慧数据是本文所提

出的古籍“智慧性保护”的核心理论基础,具体

而言,其产生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语义态:原生数据到语义数据的转化

古籍原体所对应的数据称为“原生数据”,
主要包括元数据信息和数字化的图像资源。 这

些数据要想成为智慧数据,首先需要实现从原

生数据到语义数据的转化。 语义数据主要指使

用资源描述框架( RDF) 进行描述的古籍数据,
既包括元数据信息,也包括古籍中的具体内容

信息。 以 RDF 为基础的语义数据已广泛应用于

数字人文诸多知识库的构建当中,并成为关联

数据应用和知识图谱研究的基础数据 ( 图)
模型。

原生数据到语义数据的转化主要包括数字

化、文本化和概念化三个环节。 再生性保护中

的数字化更多指的是古籍原件的图像资源,而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 IIIF)已成为文化记忆机

构中图像资源组织的首选方案,世界上主要的

文化记忆机构(如大英图书馆、Getty 博物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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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图书馆、OCLC、Europeana 等)都已在使用

IIIF 框架。 古籍数字化后的图像中蕴含的知识

需要经过文本化的过程,方可进行进一步的深

度挖掘与利用,这里图像文本化的常用方法有

OCR 和众包。 有了文本化的古籍内容后,自然

语言处理(NLP)及相关的机器学习算法便有了

用武之地,如可进行古籍句读、实体识别、关系

抽取等。 抽取的实体和关系需要使用本体进行

组织,并使用 RDF 框架进行编码,形成概念化的

语义数据,这也成为智慧数据的最初形态。 也就

是说,数字人文视野下智慧数据的最基本形态为

语义(RDF)数据。 之所以将 RDF 数据称为语义

数据,是因为 RDF 数据的组织使用本体结构,从
而赋予机器可理解的语义(本体中的类和属性)。

(2)关联态:语义数据到关联数据的转化

语义数据使用本体进行组织及使用 RDF 进

行描述,符合智慧数据的自描述、可解释和可追

溯的特点,这一阶段的语义数据仍然处于价值

孤岛,缺乏与外界数据的交换与联系,从而制约

着知识的扩容和衍生。 关联数据在数字人文和

文化遗产领域中的应用价值已被反复证实,已
被众多的古籍、档案、手稿等文献知识库所采

纳。 尽管本体的设计倡导尽量复用已有的本

体,但复用并非易事,因而更多的本体在设计时

仍然采用自行设计的方式,这就导致了本体结

构的差异性,也给资源之间的关联带来了挑战。
不同资源之间的关联通常采用本体对齐和实体

对齐,以及文本相似度和图相似度进行判断。
这些对齐和相似度的方法可以借助机器学习的

相关算法来完成,并辅以人工审校来提高关联

的精准度,这些关联多是针对结构化的文本

资源。
每种信息或数据的来源或形式可以称为一

种模态,如文字、图像、音频、视频、3D 模型等,多
模态亦即表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资源形式。 使

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实现非结构化的资源多模态

之间的关联难度较大,比如将语义数据关联到

某些图像中的局部区域,这涉及计算机视觉的

相关内容,如图像的自动分类、图像的自动化语

义描述、图像的目标识别等任务。 这些任务不

失为多模态关联中很好的研究方向,但目前业

内尚无成熟的研究成果。 对于音频、视频、3D 模

型等模态的知识关联,难度则更大。 也许将来

会出现自动化的关联流程和高精度的关联算

法,但目前对于多模态之间的关联更多的是采

用人工处理的方式。 对图像资源进行内容注释

和语义标注,也是建立多模态知识之间关联关

系的主要方法之一。
(3)智能态:关联数据到智能数据的转化

关联数据追求的是古籍知识的开放、共享,
以及与不同模态的古籍知识的交互和融合,但
这些知识之间的关联更多的是以一种显性(已

存在)的形式出现。 相比关联数据,智能数据更

强调通过自动化的流程和设置来提升数据的质

量,以及对隐性知识进行推理和挖掘。 关联数

据使用 RDF 模型进行资源描述,又使用本体结

构进行组织,因此基于本体的推理和基于逻辑

规则的推理将会是智能态中语义推理的主要形

式。 大规模知识图谱的自动构建也是提升数据

智能化的主要手段之一。 从构建技术看,知识

图谱经历了由人工构建到群体智慧构建再到自

动获取构建的过程。 兼顾效率和精度,目前知

识图谱最合理的创建方式为半自动结合人工,
而纯人工或全自动的构建方法较为少见。 除了

构建知识图谱外,知识图谱中常涉及的数据存

储、图计算、检索算法、知识图谱补齐等方面的

技术亦可划归智能态的技术体系中。
(4)智慧态:智能数据到智慧数据的转化

智能态可看成是轻量级的智慧态,智慧态

则是升级版的智能态。 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

于智能态更多的是倾向于自动化批量操作,而
智慧态更倾向于知识的计算和再生产。 智能态

和智慧态之间并非完全割裂,两者之间的很多

理念、技术和方法可以重叠,如知识图谱与知

识推理。 智慧态中可运用的知识推理主要指知

识图谱中基于图结构的推理、基于分布式表示

学习的推理和基于神经网络的推理,以及知识

计算、深度学习算法等。 智能态和智慧态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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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推理,为了区分,将智能态中的推理称为

语义推理,主要是本体结构和关联数据中的逻

辑规则,将智慧态中的推理称为知识推理,主
要是借助知识图谱和深度学习算法进行的深

度推理。 此外,区块链、智能合约作为智慧态

中的核心技术,其意义不仅在于让数据“有迹

可循” “有源可溯” ,更是为了打造一个更公正、
更透明、更可信的数据生态体系。 “分布式存

储” “智能合约” “哈希算法” 等区块链中的核

心技术将赋予数据更高的智慧,同时,区块链

的使用也将会解决关联数据中长期存在的数

据可信度的问题。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智慧数据的特征,现对

智慧数据产生过程中的不同数据形态进行对比

(见表 1)。 从表 1 中可知,智慧数据的产生是一

种动态、进化的过程,每一个数据态都是循序渐

进产生,并包含该数据态之前的所有形态,各数

据态之间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 1　 智慧数据中的各数据态

类型名称 数据态 主要功能 核心技术 主要特性 保护体系

原生数据

Original
Data

原生态
古籍元数据及内容

呈现
著录、机器扫描……

易传播

可利用
再生性保护

语义数据

Semantic
Data

语义态
古籍(显性) 知识的

语义重组(编码)

OCR、本体组织、语义网、自然语

言 处 理、 实 体 识 别、 关 系 抽

取……

自描述

可解释

机器可读

智慧性保护

关联数据

Linked
Data

关联态
古籍(显性) 知识的

多模态融合

关联数据、数据挖掘、知识融合、
实体对齐、本体对齐、相似度算

法……

易开放

广关联

强交互

智慧性保护

智能数据

Intelligent
Data

智能态
古籍(隐性) 知识的

自动生产

语义推理、逻辑校验、知识图谱

(构建)、知识图谱补齐……

可推理

可自动

可追溯

智慧性保护

智慧数据

Smart
Data

智慧态
古籍(隐性) 知识的

再生产

知识图谱(算法、推理)、知识计

算、知识表示、区块链、 智能合

约、深度学习算法……

可推理

可计算

可行动

可发现

智慧性保护

(1)主要功能区别。 语义态和关联态都是

针对古籍中的显性内容而言,语义态实现了古

籍知识的语义重组,关联态旨在实现古籍知识

的多模态融合;智能态和智慧态从古籍隐性知

识的挖掘和生产出发,智能态是为了体现古籍

知识生产的自动化过程,而智慧态专注于古籍

知识的再生产。 其中,语义态、关联态和智能态

之间的区别较为明显,而智能态和智慧态之间

的差异往往并不明显。
(2)主要特性区别。 语义数据采用 RDF 和

本体组织,因此具备了自描述、可解释和机器可

读的特点;关联数据则是通过开放和关联,实现

不同模态数据之间的交互;智能数据中的语义

推理、逻辑校验和知识图谱等技术确保了数据

具有可推理、可自动和可追溯的特点;智慧数据

同样具有可推理的特点,但更多的是具有可计

算、可行动和可发现的能力。
(3)保护体系区别。 原生数据中的元数据

和扫描的数字化资源是为了古籍资源的再生性

保护;从语义态到关联态、智能态和智慧态,都
可以看成是智慧性保护的范畴。 一定意义上

讲,语义数据的产生是一种最低层级的智慧保

护,智慧数据则是智慧保护的高级形态。
当然这里探讨的智慧也许不能等同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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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近阶段可看作弱智慧。 未来,科学技术

无疑将会有更迅猛的发展,人们也渴望智能技

术有更广泛的应用,越来越多具有人的“智慧”
的机器、技术或算法的推出,将会不断拓展智慧

数据的边界。

3. 2　 智慧性保护体系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古籍保护从单纯的原生性

保护,逐渐发展为“原生性+再生性+传承性”保

护的立体格局,形成了涵盖古籍保存保护修复、
古籍编目整理和研究出版以及古籍活化利用传

播等全域全流程的系统性工作。 ①原生性保护

是不改变古籍原始特征和载体形式的一种保护

形式,包括古籍修复、加固及改善藏书环境等,
主要是保护古籍实物(原体)。 抢救性保护也属

于原生性保护的范畴。 ②再生性保护是改变古

籍原始特征和载体形式、对古籍内容进行复制

的一种保护形式,保护手段包括影印、数字化、
微缩复制、整理出版等。 此处的数字化主要指

对古籍原体的图像和文字等内容的提取。 ③传

承性保护理念根植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形
式是活态传承,由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传承场

所、传承方法构成。 其本质是古籍保护从业者

和爱好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推广、展览讲座、
展示体验、民俗演示、网络传播、文创开发等活

动深入诠释、解读蕴藏在古籍中的优秀传统文

化、学术和艺术。
原生性保护是保存古籍实物,可谓之“存

形” ;基于内容复制的再生性保护是“移形” ;以
增进古籍保护意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

的传承性保护是“传神” [24] 。 其中再生性保护

中的数字化也仅仅是对古籍内容的复制,更多

的古籍图像形态的数字化并非完全基于古籍

内容而言。 然而,上述三层保护体系中,针对

古籍内容的保护维度并不清晰和完备,或者更

进一步讲,保护体系中缺少针对知识内容层面

的保护范畴。 一代代传承人或研究者对于古

籍知识的整理、加工、理解以及再生产的过程,
同样需要进行记录、留存和保护,从而为后来

人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和知识来源,而这一点

恰恰是目前古籍保护体系中缺失的重要一环,
智慧性保护体系会重点关注并研究这部分内

容。 所以,智慧数据驱动的“智慧性保护”体系

的关注对象不再仅是古籍的原始数据,而是包

含了古籍内容价值提升过程中的各阶段数据,
这些数据也将成为“移形”中的一部分,共同为

“传神”提供更为丰富、更为全面、更为智慧的

知识来源。
智慧性保护可以作为再生性保护和传承性

保护的中间形态,各保护类型之间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智慧性保护极大丰富了再生性保护的保

护范畴,将再生性保护的对象类型从数字化形

态的图像、影印、胶卷等转换到数据甚至是知识

层面。 如果说再生性保护为传承性保护提供资

源,智慧性保护则为古籍活化和研究利用等传

承性保护提供更为智能、更为智慧的知识源。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智慧性保护的内容包含了智

慧数据技术路径实现过程中各个阶段产生的中

间数据。 具体来看,可以将智慧性保护的保护

范畴归纳为图 3,整个过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依

赖于一定的基础设施、研究平台和研究工具。
其中,基础设施包括网络基础设施[25] 、数据基础

设施[26] 、语义发布基础设施[27] ,以及各种数据

中台、图像中台、算法中台等;研究平台有中国

历史地理信息平台①、学术地图发布平台② 、古籍

自动整理平台③、Docusky 数位人文学术研究平

台④ 、历史人文大数据平台⑤、多维度图像智慧系

统⑥,以及自主研发或者第三方商业公司的 OCR
识别平台,如书同文“ i-慧眼”古籍汉字自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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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 / dhc. library. sh. cn　 　 　 　 　 　 　 　 　 　 　 　 　 ⑥　 http: / / miss. newwenk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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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自动录入平台①等;研究工具主要有本体开

发工具(如 Protégé)、数据库工具(如 Neo4j)、数
据清洗工具(如 OpenRefine)、标记训练工具(如

Markus)、可视化工具(如 Geph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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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古籍保护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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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智慧性保护的内容范畴

基础设施、研究平台和研究工具的共同作

用,将给古籍数字化研究带来量变和质变。 当

然,为了弥补资金投入差别造成的学术鸿沟,可
以加强计算工具平台、数据资源的共享[28] ,以帮

助偏远地区或者学术资源不足的地方开展研

究。 通过共享与合作,设施、平台和工具将筑成

古籍数字化基础设施,共同支撑古籍资源的保

护、研究和利用。 在古籍数字化基础上开展的

智慧性保护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五项。 ①再生

性保护将会在原生性保护的成果(古籍本体,即
原件)基础上产生文本、图像和影音这三类主要

数据。 ②智慧性保护过程中的语义数据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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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ttps: / / dzcj. unihan. com.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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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元数据、本体、实体、关系以及映射的 RDF
(三元组)等类型数据。 ③关联数据环节主要涉

及注释、链接和知识三部分,注释包括文本注

释、图像注释、音视频注释等。 链接为古籍与其

他外部资源以及知识库的关联地址;考虑到链

接地址容易失效,可以将链接后的知识进行缓

存,以实现持久保存。 ④智能数据环节需要记

录生成的知识图谱、语义推理的规则、逻辑校验

的规则、机器学习的语料、建立或关联的 AR / VR
等数字模型。 ⑤智慧数据阶段主要是对知识计

算和智能计算的算法、应用或调优的模型,甚至

是对所有过程中涉及的代码(程序)进行保存。
当然,在后两项中同样需要对产生的知识进行

保存和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强调整体性保护原

则,整体性保护理念可以用来佐证智慧性保护

方法的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原则提出了从空间向度和时间向度上共同构建

文化遗产的立体保护体系,强调非遗保护不能

离开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与之对应所形成

的文化价值观念。 古籍保护同样需要整体性保

护原则,原生性保护中的古籍原体、再生性保护

中的数字资源、智慧性保护中的知识体系以及

传承性保护中的衍生形式,都是围绕古籍构建

的内容整体。 不同类型保护之间应互为依赖、
互相补充,即再生性保护需要依赖原生性保护

的保护质量,智慧性保护需要依赖于再生性保

护中的数字资源完备程度,传承性保护中演绎

的内涵、文创的理念也都需要依赖于对古籍内

容的理解程度以及智慧性保护中的知识体系。
基于智慧数据技术构建的智慧性保护除了具有

整体性、智慧性外,还伴有重用性和传承性的特

点,保护的知识体系也将随着知识的传播和文

化的传承不断地动态传递下去,同时也将在演

变中逐渐得到完善和扩展,以便构建更为全面、
更为智慧的知识谱系。

4　 古籍智慧性保护的再思考

关于古籍保护的今后发展,无论是原生性、

再生性、传承性或是本文提出的智慧性保护,都
需要遵循一套核心话语体系,且在一种可持续

推动框架内进行。 本文提出的智慧性保护框架

即从古籍的内容及知识层面试图为此提供解决

路径,以真正实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 然而,上述关于古籍智慧性保护的理论

体系面对的对象是洋洋大观的典籍文献,要真

正做到活化利用、内容挖掘、知识诠释和智慧传

递,详解古籍中所蕴藏的思想精华,仍然面临诸

多困难。 因此,本文重新审视古籍保护这一宏

大主题,希望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古

籍资源智慧性保护的理论体系。

4. 1　 古籍智慧性保护丰富了古籍数字化研究

范畴和保护方法

　 　 古籍数字化已经成为古籍研究的共识与方

向,借助数字技术和科技手段可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弘扬与创新插上翅膀。 然而,正如科

技发展不可阻挡,越来越多的新技术也将不断

丰富古籍数字化的技术领域。 众所周知,数字

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数字化代表了一

个阶段,而广义的数字化将融入古籍保护和利

用的全流程。 因此,智慧性保护中的所有阶段

都可以看成是古籍数字化的研究范畴,它没有

固定的边界,并且会随着技术发展不断延伸。
从古籍智慧性保护体系框架中可知,智慧性保

护和再生性保护既相互关联,也各有侧重。 保

护与发展犹如 DNA 双螺旋结构中的两条主链,
互相之间应不断产生共鸣。 要实现发展中保

护,保护中发展,就不能因循守旧,不能一味停

留于现有的保护体系,需要结合实际,在现有的

保护体系基础上不断创新保护模式。 尤其是随

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一切资源皆可数字化,一切

资源皆可数字化连接。 如何将更多维度的古籍

资源关联起来,产生聚合甚至是化合作用,是古

籍保护追求的目标和发展的方向。 古籍智慧性

保护并不是脱离古籍现有的原生性和再生性保

护,而是起补充作用,为古籍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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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古籍智慧性保护贯彻了文化遗产保护发

展理念

　 　 开放、融合、转化是文化遗产薪火相传、生
生不息的鲜明标志。 与其他文化遗产不同的

是,古籍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古籍的外在形式,更
与古籍的内容、与古籍所处的历史环境融为一

体,不同时代、不同研究背景的学者对于古籍内

容的解读和领悟也会产生变化,这些将赋予古

籍保护整体性、动态性特征。 “保护与发展并

重,传承与创新并举” 是中国特色古籍保护之

路,智慧数据的显著特征就体现在知识产生、加
工和积累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与动态保护的理

念不谋而合。 因此,需要在保护之初,制定好古

籍保护工作的发展规划,充分考虑古籍内容的

传递、知识的融通、历史的传承问题;建立多方

合作的保护机制,秉承动态保护的理念,在古籍

保护事业方面有所建树之后,为其他同类型文

化遗产保护积累经验。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和独特形式,如何对古籍进行保

护、保存、利用和传承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时代课

题,在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保护方法接

轨的同时,更要立足实情,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

性和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保护发展理念。

4. 3　 古籍智慧性保护推动了古籍活化利用实

现进程

　 　 保护是基础,利用是根本,一切古籍保护的

目的都是为了古籍能够合理利用、持久利用。
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源,不应只是陈列于博物馆、
图书馆的展品,或是被束之高阁的“书单”,它们

应走进大众、融入生活,与时代结合、与发展同

频。 古籍活化的方式同样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和

创新,电子版、数字化是古籍活化,普及知识、演
绎内容是古籍活化,在线展览、沉浸交互也是古

籍活化。 虽然本文提出的智慧性保护中的所有

场景尚未完全得到实现,但其中不少方法已成

为当前古籍研究的首选,如知识组织、古籍句

读、实体识别、关联数据、知识图谱、知识计算等

都已在古籍保护和活化利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逻辑校验、语义推理、知识推理、知识表示、智能

合约等研究方法也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本

文提出的智慧数据驱动的智慧性保护框架,明
确了活化传承的核心要义,构建了以古籍活化

传承为主线的保护体系。 借助该体系可弥补当

前古籍资源保护中存在的不足,如数字技术应

用过程中产生的阶段性数据,长期以来缺乏足

够的重视和有效的保护,随着古籍智慧性保护

的提出,这一问题有望得到改善。 收集、整合古

籍数字化进程中所有的相关信息,完成古籍知

识分类体系,完善古籍知识理论体系,构建古籍

智慧数据集,将为古籍的活化利用提供更为多

元、更具智慧的数据来源。

4. 4　 古籍智慧性保护迎合了未来科技发展大

趋势

　 　 数字时代,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给各行各业

带来了一次次的震撼,颠覆着人文领域的思维

方式和研究范式,也深刻影响着文化遗产及古

籍保护事业。 2021 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将
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纳入

其中。 2021 年兴起的元宇宙浪潮则来的更为猛

烈,2022 年 3 月,来自全国 50 家博物馆、高校的

60 位馆长、学者联名发布了《关于博物馆积极参

与建构元宇宙的倡议》,便是为了让文化遗产

“活”起来的重要体现。 元宇宙打破了人们对互

动媒体的理解,元宇宙技术也将颠覆或重塑人

类的感知能力,而平面的古籍也会以更加个性

化和沉浸式的新型体验方式进行传承与传播,
古籍也将变得更为鲜活和生动。 另外,Web

 

3. 0
被认为是通往元宇宙的必经之路,它以分布式、
语义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核心特

征。 而智慧数据的实现过程,以及智慧性保护

所提倡的知识范畴,都与 Web
 

3. 0 的特征相一

致,同时也与元宇宙中的 BIGANT(区块链技术、
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网络及运

算技术、物联网) 技术体系高度同源。 因此,可
以预见,智慧数据驱动下的智慧性保护将会在

未来科技发展的浪潮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古籍

078



陈　 涛　 苏日娜　 张永娟　 张　 靖　 余厚强:智慧数据驱动的古籍智慧性保护体系研究
CHEN

 

Tao,SU
 

Rina,ZHANG
 

Yongjuan,ZHANG
 

Jing
 

&
 

YU
 

Houqiang:
The

 

Smart
 

Conservation
 

System
 

of
 

Ancient
 

Books
 

Driven
 

by
 

Smart
 

Data

2023 年 1 月　 January,2023

保护和利用提供无限可能。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以下两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尝试和探

索。 第一,梳理了智慧数据的技术体系,提出了

从原生数据到语义数据、关联数据、智能数据和

智慧数据的逐级进阶路径,为现有的智慧化应

用提供了清晰的实施方案,如数字人文中的知

识库构建、档案开放利用中的数智档案建设等。
同时,也应认识到,智慧数据并非是一个静止的

数据态,而应是一个动态流变的过程。 第二,在
智慧数据的驱动下,提出了古籍资源的智慧性

保护体系。 该体系将作为现有保护体系,尤其

是再生性保护体系的重要补充。 原生性保护主

要保护古籍文物本身;再生性保护聚焦古籍的

影印出版、缩微复制以及数字化形态;传承性保

护强调古籍的活态演变;而智慧性保护的对象

恰恰是古籍自身内容以及对外关联融合的多源

知识元,这些将共同构成智慧性保护的知识

谱系。
古籍保护已不仅局限于原体的保护,数字

化记录以及衍生出来的语义数据、关联数据、智
能数据和智慧数据也应成为保护的重要手段。
没有人文内涵的科技是冰冷的,失去科技赋能

的传统文化也难以广泛传播。 随着信息时代的

到来,多元的数字形态、多维的保护体系,在完

善古籍数字化信息的同时,也为将来古籍的管

理、复原和活化利用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 智

慧性保护如果可以在实现古籍保护目标的道路

上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将势必推动古籍保护

跨出关键一步,也会为古籍保护和我国的文化

遗产保护事业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当然,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也将给古籍保护

带来新的研究视角,笔者会持续关注并不断完

善智慧性保护体系的内涵和外延。 此外,本文

所提出的智慧性保护框架仍然需要更多的古籍

保护实践来指导,需要有更多的相关理论体系

来论证,以期增加学界和业界对古籍保护的深

入认识。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理论体系研究” (编号:
19ZDA344)和古籍工作立项重点课题“古籍数字化资源平台互联互通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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